
談龐大聲、梁僧質的等商學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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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的音商學者，對等前學的研究，有長足的進展。因此，在這一時代出現了大量

的等商圖。清人製作的前圖，大都以當時的實際讀音為依據。當然，那些齣圖在革新與

守舊兩方面的表現程度各有差異，有的較為保守，遵從古代齣書、前圖的成分較多;有

的比較切合時音，革新的味道較濃。除這些據時音而作的齣圖而外，在這個歷史時期，

也出現一些專門表現古代齣書(如《廣葫)) )、反映中古漢語音系的前圖。、這些商圖，

與當時當地的實際語音沒有什麼闢係。從這些曲圖中看不出時代語音的痕遍，但這些前

圖甜可以帶助人們加深對《廣葫》音系的理解，是清代學者研究中古音的成果。它們以

表述古代葫書的反切系統為要薯，與“釵今"的其他一般齣圖有昕不同，昕以我們把它

們稱為“述古"的4鵲圖。這種葫圖，以宋元時代出現的齣圖如《齣鏡》、《通志﹒七音

略》、《四聲等于》、《切齣指掌圖》、《經史正音切齣指南》等為遠宗，在新的歷史

條件下有新的創造。屬於這一類齣圖的，有洪榜的《示兒切語》、熊仕伯的《等切元

聲》、楊慶的《佐同錄》、江永的《四聲切齣表》及其補正之作、龐大聖的《等葫輯

略》和梁僧實的《切齒求蒙》等，而以江永、龐大墓、梁僧實諸人的撰作最為著名。他

們的前圖在反映中古音系、表現《廣葫》一書反切方面各有不同的處理方法，有不同的

特點，但對後人進一步研究和認識中古葫書的語音系統，有不小的幫助部是一樣的。江

永的書及其續作我們已在另文作介紹，本文主要是集中評介龐氏和梁氏的書，因為它們

具有頗為相似的特點。

一、《等鈞輯客》

《等葫輯略》是江永的《四聲切齣表》之後另一部表現《廣齣》音齣系統的商圖，

也是為述古而作的一部著名作品。此書的作者是龐大墓。接龐氏的兒于龐鍾臨在書後的

故語中昕說，龐氏此書在清道光了百年(公元一八三七年〕開始動筆，於庚于年(一八

四零年〉成書。此書分上、中、下卷，上卷包括三種圖，一是齣攝總圖，總括內轉八攝

和外轉八攝，分法與《切前指南》大體相同;二是門法總圖，將有關門法的內容歸納在

一個圖表之內，言簡意肢。按龐鍾醋的說法是“總圖二百餘字，古法咸備，辦呼辦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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捷訣也。"三是十六攝圖。這圖是“以陸法言《切齣》為次，先以《廣齣》反切按艦排

案，附以《唐齣》、《集葫》、《五音集齣》及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、《篇海》之切，

一齣翁鳴合者，為分兩圖......圖凡六十有一，紐凡四千四百四十有五。" (鍾氏跋語)

這個十六攝圖，就是一部完備的等齣圖。中卷和下卷談的是有關鵲書、反切字母、雙聲

疊齣等內容。

龐氏此圖的體式，大體上與劉鑑的《切齣指南》相同。它以十六攝歸前，開合口分

圖，每圍之首注明屬於何攝，開口或是合口，內外轉，通廣或是侷狹門。擴列三十六字

母，分二十三行啡列，字母的次序大致與《切前指南》一樣，只是喉音以“影曉匣喻"

為序，與《七音略》無別，而和《切葫指南》以“曉匣影喻"為次不同。圖中橫分四

欄，依一、二、三、四等的次序啡列，一等之內，再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，這也和

《切齣指南》相間，圖中縱橫交合處，列各齣書小齣代表字，各字之下注明《廣齣》的

反切，情況與《四聲切葫表》相同。

在各茵的歸圖上，龐書可以說是最合理的，它把《廣葫》的二百零六齣分列為六十

一圖，一個齣類有幾個等的字，就分列幾個欄。如東董送屋有四等，就分列四欄，剛好

列於一圖。全書一共有六十一個圖。這六十一個圖對二百零六齣的歸納，較之江永《四

聲切齣表》的排列，遠為合理，而較之後來梁僧實《切齣求蒙》的歸納，也略勝一籌。

它的啡法，和《鈞鏡》、《七音略》的歸併為四十三圖相比，也更為清楚。所以我們認

為龐氏的一大特點，是歸齣分圓的合理化。這跟龐民對《廣鵲》音齣系統有較為深刻的

理解，是分不開的。

在列字上，龐書主要是以《廣齣》各小齣的字為主，兼故《集齣》、《五音集齣》、

《玉篇》等書所載的字，如通攝第一圖東董送屋各鵲之內，董曲“見"紐的“賴"字，

古孔切， 就不見於《廣齣》、 《集齣)) • 而是攘《五音集齣》昕增( ((四聲等于》、

《切齣指南》等均有此字) .東鈞“郡" (群)紐的“賴"字，渠公切，也是一樣，董齣

“疑"紐的“3萬"字，吾蓊切，則是據《集齣》昕增，東齣“濟"紐的“才華"字，樸蒙

切，也是來自《集前》。董齣“狀" (床〉紐的“役"字，才總切，也是攘《集齣》列

字， “送"前三等的“呻"字，牛仲切，則是從《玉篇》採入。東齣三等的“匣"紐和

“喻"紐， 均列有“雄"字， 前者作胡弓切， 昕依據的是《集齣》、 《五音集齣》和

《古今商會舉要)) .後者作羽弓切，貝u同於《廣葫)) (徐鎧《說文》音、徐錯《說文解

字蒙齣譜》也作羽弓反. ((切二》、《王三》作羽陸反，也均在“喻"紐)。龐書將各

葫書的切語兼收并蓄， 分列兩處。糖、之， 龐氏的列字不是專主《廣葫》一書， 而是以

《廣葫》為主，乘錄其他各書的字，這就未免有點龐雜@。一些齣部由於錄入其他各書

的切語，結果就破壞了各個前額的系統性。如止鵲四等，據《廣齣)) .見組、端組、帶

組是沒有字的，四等只出現在精組和喻紐字，但龐書攘《集齣》列入“啟"，詰以切，

@這些從《廣齣》自外的鵲書、字書採入的字，龐氏在卷中的《音切備考》中加凶注明，說明其

來自何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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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體"，天以切， “弟"，蕩以切， “獄"，鋪市切，這就破壞了止前的系統性。叉如

齊前本只有四等， 但龐書於三等處擴《集前》增列了“移"， 成轎切@， “幫"、人

兮切( <<集齣》作人移切)兩小笛，賽前的三等也接《集前》增列了“草"，摯關切和

《五音集曲》的灑字，時禮切，這樣，齊曲也變成有三等的晶。叉如山前相對之入聲館

前，依《廣齣》本只有二等字，但它在三等“日"紐據《集晶》列進了

切，這也破壞了山前只有二等這個規律。叉如軍前，依《廣鵲》本只有四等，但它在三

等“日"紐的位置土據《集的》列了一個"~~).字，人見切，也破壞了這一曲部的規律

性。總之，在列字上，由於龐書追求全而備，不以《廣首》為依據，列入了其他各種前

書、字書昕收錄的一些具有特殊讀音(反切〉的字，結果反而弄得蕪雜不一。這一點，

則是龐書美中不足的地方。而這，卸成為後來梁僧寶《切的求蒙》及《四聲的譜》所的

效的一種作法。

龐書比《四聲切葫表》進步的地方，還在於它的分前不把上古音的分分合合牽扯到

的圖中去。它雖也探入《集齣》等的某一些小笛，但它的列字，卸單純以中古音系為依

歸，不涉及上古音各種前類的分合。

在入聲曲的分配上，龐書大致上遵循《齣鏡》、《七音略》的作法，以入聲齣配鷗

聲曲，不像江永及梁僧實的以入聲齣兼承陰鷗聲苗。

龐書各圓的排列順序，基本上按照《廣鵲》的前次，個別地方略有調整，這與《切

曲求蒙》的先列陽聲曲、後列陰聲前的作法不悶。總之，龐書比較好地表現了《廣鵲》

一系前書的語音系統，是我們了解《廣齣》音系最方便、最合理的齣圖。它吸收了《七

音略》、《切前指南》、《四聲切前表》等前圖的長處，避免了上述各種齣圍的某些弱

點，它比較好地表現了《廣前》音系。當然，在它身上，也不可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

處。

二、《切鈞求蒙》和《四毒害鈞譜》

《切齣求蒙》是清咸豐年間廣東順德人梁僧實的作品，梁氏此書成於公元一八七七

年(清光緒三年)。有光緒十六年梁氏家塾刊本，一九五五年古籍出版社曾影印流行。

此書正文之前，撰有“綱領十條"，說明該書的體例及用法。他的書吽做《切前求

蒙)) ，對這個“切齣"，他在綱領中作如下的解釋: “(反切〉兩字相摩成聲，其上一

字以出切，謂之標，標必本母字，言與此字同母也。下一字以引曲，謂之箭，箭必本前

字，言與此字同前也。循齣尋母而得其音，如箭射標，是謂切齣。"由此可知，他的所

謂切韻，指的也就是據反切上下字拼切出字音的方法。

由於梁氏此書是為講究音學而作，而他要講究的，不是當代實際的口語的語音，而

是中古時期的語音，昕以他抱著與江永一樣的觀點，說甚麼“三十六字母雖傅自沙門，

實乃天地元音，本無中西之別。故可以包一切音，後人增減其母者妄也。二百六曲創於

@此字《王曲》作成西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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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人?而自惰陸法言《切前》以逮《唐苗》、宋《廣齣)) ((集齣)) ，未之有改，所謂析

毫釐、別委累，必當如是。後人省併其部者調也。經之以二百六齣，緯之以三十六母，

而音乃正矣。"他認為遵從中古語音的三十六字母和二百零六苗，語音才達於“正"。

昕以他的書昕表現的，更是純粹的中古語音，他的撰著，同樣也是為“述古"而作。

梁氏此圖可以說吸收和總結了前代前圓的成果。他把《廣葫》的二百零六齣分歸十

六攝。十六攝之設，乃沿《四聲等于》及《切齣指南》而來。他說: “無名氏《四聲等

于》以卡六攝區為內攝八轉，外攝八轉，劉氏鑑《切齣指南》因之，而次序小變。說扭

料紛，未暇細瓣。"他對十六攝的次序重加啡列，其序為:通、江、君、模、會、深、

咸、臻、山、止、蟹、果、假、遇、流、效。這種啡列法是頗有考究的。他說: “此諸

攝諸前次序，俱按今音(案:指中古語音) ，叉星星之古音(案:指上古音) ，細求其轉

變之故，幾經審定，然後編次，不敢漫沿舊說也。計自“通"至“山"，凡九攝，平上

去入四聲相承一貴，而“腫"“隱"“帥"“沒"四部皆以一齣兼承兩齣;自“止"至

“效"，凡七攝，平上去三聲相承一貴，江、君、棍、會、黨、山共入。惟深、咸入聲不

相通。叉祭、廢、夫、泰四部，皆無平、上聲。"他對十六攝的啡列，確是做到條理井

然，按類相從，這是他打破《四聲等于》等書的內外轉界限而重加排定的結果。在聲母

方面，他把三十六字母統為牙、舌頭、舌土、重唐、輕唐、齒頭、正齒、喉、半舌半齒

九音，捨去宮商角徵羽等名稱，認為這是“好異者之昕為，枝節愈多，障蔽愈甚"，昕

以他“概不取"。在等呼方面，他采用江永的學說。他說: “立標取箭，俱分四等。一

等音淇大，二等次大，三等微細，四等尤細。"但是，他沒有探用江永“附等"的做法，

將混合三等菌的二、四等兼附於三等之內。而是象汪日禎《四聲切前表補正》一樣，將

其分等排列，做到眉目清楚。在呼方面，他與江永一樣，只分揭開口和合口兩呼，但他

承用鄭樵《七音略》的吽法，認為“開合中又各別輕重。凡開口多重而亦有輕，合口多

輕而亦有重。其重者為五科: 日重中重， 日重中重而內重， 日重中重而內輕，日重中

輕，日輕中重而內輕。其輕者為四科:日輕中輕，日輕中輕而內重，日輕中重，日輕中

重而內輕。鄭氏《通志﹒七音略》分析最詳。今用其法，更細訂之。"他昕說的重和輕

與鄭樵不盡相同。鄭氏基本上是以閉口為重，以合口為輕。他部認為開口和合口之中均

有重、輕之分。他把通攝的東苗標為合口呼，注為重中重，而通攝的冬、鍾葫，也標為

合口呼，部注為輕中輕。閉口與合口和重與輕并注，可見他不認為開口即相當於童，合

口即相當於輕， 這與《七音略》的僅以重、輕表閱、合口不盡相同。不過， 他對各葫

重、輕的標注， 基本上還是依從鄭氏的說法的。梁民不單按齣分重與輕， 而且在某些

攝中也按聲母的不同分為重與輕。他把君攝合口呼鷗齣三等的“見"組字標為輕中輕，

“非"組字標為重中重， “照"組字標為重中重， “曉"組字標為輕中輕，呆攝合口呼

戈齣三等除缺“照"組字外，其他各組聲母字的標法與宮攝相同。至于梁氏所說的重和

經到底確指什麼，目前尚難斷言。

梁氏基本上按齣列圖。開口與合口分列(僅江苗閱合口間在一圖，奧《切齣指南》

罔〉兩圖。一圖之內，最右一欄標明何攝、何呼、何等，兼注“可車輕璽

十六字母，但其詳列法與其他前圖不同。它不像《四聲等于》等啡為二十三行，其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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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聲類兩行并列，而是各額聲母逐一分閱。也不像《切齣指掌圖》將三十六字母分開啡

列， “肩行而繩引"，而是聲母標目列於各個等列欄中。各等之中出現什麼聲母，使列

這些聲母標目，二等有照組字，使列照穿林審，三等也有照組字，使列照穿林審禪等。

他把每一個等的字都列為一欄，昕以各欄都可以出現有關的聲母標目。這種排列法是比

較科學的。他的啡列法，與《音葫闡微葫譜》比較相似。

梁氏把他的齣圖吽做《十六攝二百六葫四聲一貫考》。以十六攝統帥《廣齣》的二

百零六苗，十六個攝中，以鷗聲鵲居前，陰聲齣居後。每攝昕轄的圖數不等，全書共分

為八十個圖。他把《廣齣》的葫部除冬與鐘、唐與陽、登與蒸、臻與殷、歌與戈等曲同

列一圖之外，其他各前部分別自立一圖(或兩圖，有閱、合之分者立兩圖) 0 ((廣葫》

一書的各種音類，在此書中表現得相當清楚。

梁氏的齣圖特別強調“四聲一貴"，很注意入聲齣與其他前類的配合問題。他以入

聲齣配陽聲晶，陰聲鵲則“{昔入聲字"以配之。借入之字外加方圍以為標志，而在他認

為與陰聲齣字實在有關係的(如陰聲曲與入聲鵲兩讀的字)字，則不加方圍，如“紙"

齣的“吱"字， <<廣齣》作羊撞切，此字叉入“昔"前，營隻切，那麼，梁民說將它兼

列於上聲“紙"前和入聲“昔"前地位(“昔"齣為“支"鈞昕借的相配入聲鵲)。一

些是在諧聲關係上明顯地表現了去、入聲鵲字的關{系的，梁民也算是相配的入聲，不外

加方圍表示。如“昔"齣的“益"字， ((廣齣》伊昔切，而在“真"前卸有“組"字，

於賜切， “盤"為從“益"得聲之字，這是昕謂“相涉"的例子，昕以梁氏將“益"列

為“驢"字相配的入聲。叉如“積"字在《廣齣》中一為于智切，一篇于昔切， “刺"

字一為七賜切， 一為七亦切， 梁民說將它們分別列入去聲和入聲兩齣。總之， 梁氏認

為入聲鵲配鷗聲苗，乃是音前轉變的正軌，而入聲鵲與陰聲勸也有密切的關係，昕臥他

“借"用入聲鵲兼配陰聲晶。

在齣圖的列字上，梁氏“悉主《廣鵲>> ，輔以《集齣》、《玉篇》、凡後出俗字、

俗音概不取。"例如通攝“東"齣庫中的i喝、棒、桂、縫、設等字，就是攘《集齣》收

的，而輯、﹒龍、呻等字， 則是攘《玉篇》增列的。江攝江齣圖內的控、棒、聳、

地等字，也是自《集葫》採入，而關字則錄自《玉篇》。總之，梁氏的書臥《廣齣》為

主，表現了中古音系的音齣結構， 71J字尚算嚴謹。在這一點上，它要比汪日禎的《四聲

切葫表補正》好些。

梁氏除作《切曲求蒙》之外，另撰有《四聲齣譜)) ，這兩者是相輔而行的作品。為

什麼要編另一部吽《四聲齣譜》的書呢?梁民自己解釋說: “撰《切齣求蒙》一卷......

它日有見而獻接曰: <<求蒙》昕舉四聲，固已備矣。惟切語尚未標出，叉每音止取一

字，其同音者無從考證。竊慮始學猶有惑焉。盡續撰諸?退士(梁民自稱，其號為寒白

退士〕應曰:諾。乃復作《四聲鵲譜>> ，區以十六攝，各為一卷。"由此可見， ((四聲

鵲譜》是《切齣求蒙》的擴展或舖演。因為後者是一部齣圖，相當于一個音節表，各字

的反切及間音之字在圖中不能表現出來，所以有人建議為之補充。因而他編7這部《四

聲音急譜)) ，實際上相當於一部《廣齣》的同音字表。

梁氏此書的編撰原則與《切曲求蒙》基本相同。仍用十六攝及二百零六苗、一二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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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等及開口、合口呼的吽法，但倒去“重"、 “輕"的稱呼。《切曲求蒙》是每一個小

葫僅列一字為代表，而《四聲鵲譜》則列出《廣齣》每一個小葫昕轄的字(二十個字左

右以內者全列， 超過二十字者省去〕。各個小苗注明《廣齣》反切， 有的切語在《廣

葫》中原屬顛隔而《集前》改為音和的， 則採用《集葫》的切語。如《集葫》仍屬類

隔，則梁氏自作切語以易之。各小前昕錄的字，主要採自《廣齣)) ，如系錄自《集葫》

及《玉篇》者，一一注明。他對《廣葫》所收的小鵲原則上都加收錄，只刪去其中他認

為與音類的系統性不合的九個小笛，如“山"曲的跪頑切、“齊"前的人兮切等小鈞。

由於變音節表為同音字表，每首昕佔的篇幅增多，昕以《四聲鵲譜》按苗、按呼、

按等分圖。他說: “編次每攝以葫為序，同前以閉口呼、合日呼為序，同呼以等為序，

同等以母為序。"總之， <<廣葫》一書的列字，梁氏用圖表的格式使之平面化起來，很

便於觀覽。所以，這本《四聲鵲譜》確是一部十分有用、十分方便的《廣齣》參考書。

而且，由於他把《集鵲》、《玉篇》中不見於《廣前》的小的(或字)也加以錄入，更

可以從中竄見《廣前》與《集葫》、《玉篇》在分曲、列字上的異同。這在音葫學上的

貢獻也是不小的。

與《四聲鵲譜》的性質相似，而撰作的時代在此書之前的葫圖，有清人倪路所撰的

《詩曲歌訣初步》。此書現有清乾隆二十六年(公元一七六一年〉克復堂刊本。書前有

戈濤和劉乾用的序言。卷首叉有凡例，包括“讀詩前法"、 “識字法，: “分九音法"、

“分清濁歌"等內容。正文分為五卷，全書分為一百零六鵲，曲目一依佩文詩晶。一葫

之中，橫列三十六字母， “端"、“知"兩組字母同列一行、 “幫"、“非"同列一行，

“精"組與“照"組則分列兩行。字母之下注明反切，以下列同一小曲之字，如一束前

見紐下注明古紅切，下列公攻工功缸 11.叫諸字，叉另列居王先切弓躬宮諸字，不同等之字

分開排。 “漠"母下列苦紅切，故空惶惶白宮諸字，叉列三等去弓切穹穹等字。無字者則

以0號表示，形式與梁氏的《四聲前譜》相同。梁氏昕撰的前圖，很可能是受此書的影

恥只是昕表現的音系各有不同而已，由於倪氏的書依攝的是詩前，昕以四聲按詩的分
開啡列，這一點也與《四聲韻譜》有昕不同。

總之，梁書是《廣前》音系的同音字表，而個書則是詩首音系的同音字表，內容雖

有不同，性質卸是一樣的。


